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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力、王莹、张逸飞

　　 90 年前，1931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工农
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次年的 2 月
22 日，在江西于都一个老旧教堂，从 200 多名
战士、通讯员、看护员中招考录取的 25 人成为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批学员，这个被毛
泽东称为“卫生小学”的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医
学院校，从此开启了荣光熠熠的红医传奇。
　　播种在井冈山，诞生在瑞金城，锤炼在长征
路，成长在延河畔，驰骋在东北疆场，腾飞在辽
沈大地。毛泽东亲自确定办学方针，提议学校更
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七次到访学校，三次作报
告，两次题词，其中广为人知的“救死扶伤，实行
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就是毛泽东 1941 年
为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所题。
　　 90 年，风云激荡，当年全部家当用一匹马
就可以拉走的“马上卫生小学”，如今已经成为
培养 10 万余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的一流大
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卫生管理的领导
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将军 40
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17 位。
　　 90 年，时代在变，学校“政治坚定，技术优
良，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红医精神没有变，时
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没有变。

　　雪山草地就是课堂，全部家当一

匹马就能驮走

　　走进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馆，巨幅弧形浮雕
墙映入眼帘：最左侧的一间小教堂，是学校最早
的校址和临时教室。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同年 11 月 20
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建立，开学伊
始，毛泽东为学校制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
的红色办学方针。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秀
芝教授介绍说，建校之初，战事频起，办学条件也
异常艰苦：用墨汁涂成黑板，碎砖乱石砌成桌椅，
几个会点木匠手艺的学生，除了修理好门窗外，
还打了两只解剖课盛尸体用的木盆；教材由教员
自编，讲义由学员自刻蜡版、自己油印，仅有的教
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
微镜。所有这些家当仅用一匹马就可全部驮走，
当时的军医学校被戏称为“马上学校”。
　　 1933 年 4 月，第一期学员毕业，朱德总司
令在接见学员时高兴地说：“你们毕业了，好啊！
我给你们一个名字：红色医生。”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迅速奔赴前线，不少人战
死沙场。范同麟曾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在
梅岭被俘后死于敌人牢狱；胡云庚曾任红军第十
军团卫生部部长，在赣东北被俘后，壮烈牺牲于
雨花台；石大祥曾任红一团卫生队长，长征到陕
北后在消灭胡宗南一个旅的战斗中牺牲……这
些红色医生的种子，深植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
　　 1934 年，学校跟随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
长征。过 湘 江 、战 黎 平 、四 渡 赤 水 、两 过 乌
江……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跋涉中，更名为中
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们坚持招生、学
习、救护伤员。师生们克服一切困难，利用短暂
的休息时间讲授和学习各种知识。行军时，教
员将《药物学》编成各种各样有趣的歌曲，教给

学员唱；学员们还把题目抄在纸上，挂在背
包后面，以便在行军时让后面的同学学习。
　　 1934 年入学的第六期学员，在长征中继
续学习，1936 年 6 月 1 日，71 名学员在四川
炉霍毕业。学员们非常高兴，他们手捧着用当
地抄写经书的厚纸制作的毕业证书，豪迈地
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毕业歌：“1931 年卫校开
办了，培养红军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
检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第
六期学员、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
的何曼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六期学生的
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值得铭记的岁月。”
　　让学校师生引以为豪的是，长征路上，他
们还成功救治了周恩来。1935 年，周恩来在
长征路上病倒了，当时就要进入草地，是最艰
难的一段路程。周恩来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
处在昏迷中，医生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合并肝
脓肿”。据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
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
经肠子排出体外才得以生存。当时根本没有
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
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药物之外，还采取古老
的“冰敷”疗法，最终使周恩来转危为安。

　　毛泽东 7 次到访，题词“救死

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校史馆的玻璃橱窗里，中国医科大学
木制校牌格外引人注目。“校牌虽然是新中国
成立后制作的，但学校的校名早在 1940 年就
有了，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郭秀芝介绍。
　　 1936 年 10 月，学校随中央军委到达陕北。
1940 年 3 月，学校迁至延安。同年 9 月，学校正
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长征后，毛泽东曾 7 次到访中国医科大
学，其中有 6 次都发生在延安。
　　 1940 年秋，毛泽东亲临学校视察，并为
全校师生作报告。他在报告中亲切地说：“你
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
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
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

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
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
　　也是在延安，毛泽东为学校题词“救死扶
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全国医务工作
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小我就听父亲讲过毛主席给学校题
词的故事。我父母都曾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医
科大学学习，亲自见证了题词的过程。”学校
第十四期毕业生林春芳之女林朝胜说。
　　 1941 年初夏，学校第十四期，即更名后
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即将毕业，同
学们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题词留念，当时
的十四期期长林春芳将同学们的要求向校长
王斌汇报。王斌很快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

“主席，十四期学员就要毕业了，这是中国医
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希望您能给我们作个
指示。”毛主席在电话中高兴地答应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林春芳看见一个人
骑马向学校奔来，仔细一瞧，原来是毛主席的
秘书。林春芳迎上去，秘书手里拿着一个纸卷
翻身下马，高兴地对林春芳说：“毛主席给你
们题词了！”到了学校，林春芳把纸卷交给了
王斌，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里面露出一张
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 13 个遒劲有力的大
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王斌
连说：“好词！好词！”“好字，好字！”然后对林
春芳说：“你快找人放大几张，这是党中央、毛
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和关怀啊。”放大后的题词
分别贴在校部、礼堂、图书馆、十四期的教室，
全体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学校决定将毛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
革命的人道主义”用红色字印制在十四期的
毕业证书上。1941 年 7 月 15 日，十四期 61
名毕业生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毕业证书。直
到今天，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上依然印
着这句题词。
　　 1950 年 3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
总理在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视察中国医科大
学。这是毛泽东第七次视察这所学校，也是毛
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视察的唯一的医科院校。
当时学校希望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牌。毛主席

欣然应允，眼看落笔时，他问道：“你们现在的
校牌是谁题的呀？”当得知是郭沫若先生的墨
宝时，毛主席放下了笔说：“郭沫若是大才子，
他题的比我题的好。你们还是用他的吧。”
　　在延安，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工作走
上正轨。一大批来自各知名大学的进步青年补
充到教员队伍，其中包括一批留学回国、医学
造诣较深的同志，之后大都成为新中国医疗卫
生事业的开拓者、管理者和医学教育专家。
　　学校除完成本身的教育任务外，也帮助
边区医专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为了预防天
花，学校还为边区居民试制生产了 35 万支
牛痘疫苗。除此之外，学校还经常派出医疗队
或防疫队，帮助地方进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
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宣传，为边区人民服务。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响起了中

国医科大学校歌

　　“站在卫生工作的最前线，我们是新医
学的技术工作者，我们是新中国救护的先
锋……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使受伤的
祖国走向健康，走向新生！同学们努力学
习，勇敢前进，建设新医学的责任，担落在
我们的双肩！”这首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中国
医科大学校歌如今仍然回荡在每个医大师
生的心中。
　　陶峰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二十四期毕业
生，毕业时正赶上抗美援朝，他积极要求奔赴
前线。让他一生难忘的是，在前线和朝鲜人民
军换防召开的文艺晚会上，一名朝鲜人民军
战士在台上唱起了这首他再熟悉不过的母校
校歌。“原来这名人民军的同志也是中国医科
大学的毕业生！异国校友在战场上相认，甭提
多高兴了。”陶峰回忆说。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医科大学动员
组织教职工，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救护保障
工作中。一所承担伤病员抢救治疗任务的医
院——— 北安医院就此成立。北安位于黑龙江
省北部，靠近边境，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 42
摄氏度。中国医科大学在 1950 年 10 月接到
成立北安医院的命令时，那里已是冰天雪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 120 名医护人员
顶风冒雪在北安扎下根，高护一期、二期、三
期学生因工作急需，提前毕业。部分同学一同
前往，承担起大部分护理任务。
　　据史料记载，伤员多的时候，北安医院全
体职工和学员需要紧急联合行动。每个人都
是担架员、护理员、救护员、办事员、后勤供给
员，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安排处置伤员。紧急
手术有时每天 40 余例，医护人员有的 48 小
时连续工作，不眠不休。
　　中国医科大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够屡
立战功，离不开兴山办学的岁月。“1946 年，中
国医科大学按照党中央指示到达黑龙江的兴
山，两年多之后迁至沈阳。虽然时间不长，但先
后有 2302 名学生毕业，这些毕业生被分配到
部队各级卫生医疗院所或研究单位，短时间为
革命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郭秀芝介绍。
　　相对于兴山办学时期培养的学员，1950
年在沈阳入学的“军医期”，在军内和医界名
声更加显赫。“军医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医科大学为人民军队培养的唯一一期六年制
授衔医学毕业生。

　　 2021 年 6 月 29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红毯铺
就、礼兵伫立、青少年手持鲜花的场景对于“军医
期”毕业生吴天一来说终生难忘。在雄壮的乐曲
声中，他获得了一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
　　这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回了 65 年前，那个
庄严而喜悦的日子。1956 年 12 月 1 日，600
余名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医疗专业的同学正
式毕业，奔赴新疆、西藏、兰州等高原、边海防艰
苦地区。吴天一依然记得，他们刚刚相识的时
候，还是一群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还会说出

“抗美援朝前方战场正在流血，我躲在这里学习
受不了”这样略显幼稚却热血沸腾的话。时光荏
苒，今天，他们中已经走出了以王正国、李朝义、
姚新生、吴天一、陈洪铎等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
知名专家学者。

　　从唐山大地震到抗击疫情，到处

都有这所“卫生大学”师生的身影

　　 2021 年 11 月 4 日，大连在时隔 270 多天
后，再次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 日上午
9 点 58 分，中国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第一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马晓春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列车。
这距离他圆满完成支援甘肃省新冠肺炎重症患
者救治工作返回沈阳，还不到 6 天的时间。
　　作为中国重症医学的开创者之一，国务院
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马晓
春多次背上行囊，辗转 6 个省份，先后奔赴黑
龙江省绥芬河市，吉林省舒兰市，河北省石家庄
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江苏省扬州
市，甘肃省兰州市、张掖市等指导当地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作为一名抗疫“老兵”，他步
履不停，哪里有疫情就到哪里去。
　　从唐山大地震到“非典”，从汶川大地震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每个危险的救援战场，都会
有中国医科大学师生们的身影，都会有一面用
血与火铸就的中国医科大学旗帜在飘扬。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的冲击波
也震撼了距离震中千里之外的沈阳市，学校附
属第一医院医生张锦从睡梦中惊醒。职业的敏
感使她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大地震，灾区一定
急需医务人员。匆忙吃过早饭，她把正在吃奶的
女儿交给了婆婆，并对丈夫说：“如果我今天下
班没回来，就是去灾区了。”当她赶到医院时，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支部正在安排去唐
山救灾的人选。张锦毫不犹豫报了名，并与同事
们一起着手准备药品和器械。
　　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间隙，张锦借用值班室的
电话告诉家人她即将登机离沈，并叮嘱丈夫要照
顾好正在发烧的孩子和家中老人。她和她的同事
们成为震后首批飞抵灾区的救援医疗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医大师生
也正在续写往日的辉煌。在湖北疫情最为危急
的阶段，中国医科大学驰援湖北医疗队共计
429 人，被分配在武汉市和襄阳市的多家医院。
他们中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辽宁重症
医疗队队长丁仁彧；有接管武昌方舱医院地下
二层 B 区的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崇
巍……两年来，中国医科大学已有 2000 余人
次逆行奔赴抗疫一线。
　　在中国医科大学“以红医精神培养白衣天使”
的办学理念下，一代代医大人的生命深处都烙印
着鲜明的红色印记，鼓舞着他们无惧危险地“逆
行”奔赴战场，全方位践行“红医”的使命担当。

这所医科大学从瑞金出发，演绎红医传奇 90 年
毛泽东提议为它更改校名，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78 年 3 月 1日，中国医科大学恢复校名。  （中国医科大学供图）

本报记者刘小草

　　 18 岁那年，少年聂耳在黄浦江畔的二手
市场买到了人生第一把小提琴。衣衫褴褛的他
将小提琴抱在怀中，兴奋地对友人说：“愿与此
琴终身为伴。”
　　几年后，正是用这把做工简陋的二手小提
琴，聂耳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中华民族
的最强音。
　　这把陪伴聂耳短暂一生的小提琴，如今收
藏在云南省博物馆。2018 年，聂耳小提琴入选

《国家宝藏》第二季，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感动
了无数人。“001 号讲解员”张国立称，聂耳小提
琴是《国家宝藏》三季以来最特殊，也最打动他
的文物。
　　今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带着他的作品《随想
曲·致敬聂耳先生》，亮相《国家宝藏·展演季》，用
聂耳的经典曲目，致敬这位“生于黑夜，死于黑
夜；生是少年，死仍是少年”的人民艺术家。
　　 10 月 23 日起，全新季播综艺《国家宝藏·展
演季》上线央视综艺频道。和前三季《国家宝藏》
着重展现 81 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有所不同，节目
旨在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揭榜挂帅”，为国宝定
制文艺作品，为观众呈现一场国宝文艺盛宴。
　　《国家宝藏·展演季》会有哪些国宝亮相？又
有哪些新看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话节目主
创团队，带你一探究竟。

  找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人的共

情点”

　　早在《国家宝藏》第一季，主创团队就承诺
要举办一场实体文物特展。今年秋天，《国家宝
藏》文物特展终于尘埃落定，三季中的部分国宝

即将齐聚故宫文华殿。
　　“我们张榜招贤，广招天下英才，为特展
打造‘文艺展品’入驻展厅。”节目制片人于蕾
介绍，“歌舞戏剧、诗词歌赋品类不限，有才能
者皆可揭榜来战。这一次我们并没有过多介
绍文物，而是邀请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国宝创
作，讲述他们和国宝‘结缘’的故事。”
　　用舞蹈诠释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用童谣
演唱“大瓷母”，用实验音乐致敬青铜纵目面
具……已经播出的前四期节目惊喜连连。不同于

《国家宝藏》通过一个个博物馆讲故事，《国家宝
藏·展演季》采用分主题“张榜招贤”的方式，每
期三部作品同台演出。已播出的青春主题“少年
十八岁”、名人专场“乾隆乾隆”、天文主题“星汉
灿烂”、石质文物主题“惟石能言”，从内容到形
式都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一直以来，《国家宝藏》被网友戏称为“大
型原创音乐节目”，《国家宝藏·展演季》更进一
步，不再侧重于文物的“前世”故事，而将重心
放在文物的“今生”，围绕国宝进行定制化文艺
创作。为何选择这样的形式突破？节目总导演
顾志刚坦言，希望能通过《国家宝藏·展演季》
找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人的共情点”，“我们
想告诉观众，每一个国宝故事所蕴含的中国精
神，在当今社会依然‘活着’，依旧打动人心，并
通过创作让国宝故事以文艺作品的形式继续

‘活下去’。”
　　“《国家宝藏·展演季》的核心理念是以《国
家宝藏》来激发优秀的文艺创作，同时也用文艺
来加持和助推整个文博领域的表达和创新，我
觉得这是一个双向需求。”于蕾表示。

　　“文化+科技”梦幻联动，抓住

国宝“血脉精魂”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声
音，伴随着 FAST 收集到的脉冲星声波、军
鼓的齐鸣回荡在舞台上，背景从三星堆青铜
纵目面具转向浩瀚宇宙……这是《国家宝藏·
展演季》第三期“星汉灿烂”的原创音乐作品

《天·眼》，由先锋音乐人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
为国宝青铜纵目面具创演。
　　这首脑洞大开的音乐作品罕见地没有填
词。“任何一句不适当的歌词，都匹配不上他
们的伟大。”重塑乐队如此解释。
　　“安宁、绚丽又有爆点。后朋克风格的音
乐演绎，与脉冲星声波音色相近的合成器声
音，加上南仁东先生的声音采样，这支曲子用
极致的理性和极致的浪漫叙述了青铜面具一
眼千年、宇宙万物的神秘传说。”顾志刚表示，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让我
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一种可能性。舞美设计，通过‘文艺+科技’
的创新结合，营造了一种极具时尚现代感又
不乏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氛围。”
　　“方寸之间见天地。”主创团队介绍，展演
季的舞美设计延续《国家宝藏》前三季的基本
美术概念，并利用了全新的“AI+VR 裸眼
3D”拍摄技术，打破传统舞台甚至时空的限
制，打造无限延展的五维时空，让创演者的想
象力尽情驰骋。

　　“‘文艺+科技’是节目很重要的一个追
求。在这一理念上，我们追求形式和内容的高
度有机统一。表演本身，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文
艺作品，而不能为了炫技进行只有外在、没有
内核的肤浅呈现。”于蕾说。
　　《一念星空》用歌声将观众带入古人对天
空最初的想象，《礼化行》对于“礼”的舞蹈化
展示唤起了现代人的文化血脉……顾志刚认
为，“这些作品都找到了‘古’与‘今’的共情
点，再用艺术化的表达打动人心。”
　　节目执行总导演毕波告诉记者：“有网
友说国宝‘在魂不在器’。展演季中文博知
识量有所减少，但我们会额外去抓在这个
国宝身上定格的‘血脉精魂’，加以提炼、放
大。”

　　作为文博领域“编外一员”，有

责任助推传统文化创新

　　《国家宝藏》系列播出以来，口碑热度双
丰收，三季豆瓣评分均在 9 分以上。以《国家
宝藏》为代表的文博类综艺节目，甚至带起了
一波“博物馆热”，有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有 5.4 亿人次“打卡”博物馆。
　　看到整个文博圈“火了”，自称“文博领域
编外一员”的于蕾很开心，坦言“这就是《国家
宝藏》想实现的初心目标”。
　　“整个团队都是带着一种家国情怀和文
化复兴的责任感去做这件事。我们希望在这
样繁茂的创作氛围里，继续创新。”于蕾说。
　　秉承着传承的使命感，《国家宝藏·展演

季》团队可谓将敬畏、严谨刻入骨髓。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为王希孟《千里江山
图》卷创作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曾因为史
料匮乏，难以设计故事情节而陷入创作困境。
两位导演韩真、周莉亚一度感到“一时冲动，
非常后悔”。
　　通过查阅资料，请教国画颜料传承人仇
庆年等专家，她们才逐渐找到方向——— 从画
作背后的画师、工艺人、收藏家、研究员的角
度，重构这幅画的生命历程。
　　周莉亚曾问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中
旭一个问题：“《千里江山图》究竟还能够保存
多久？”王中旭用特别平淡的语气说：“至少在
我们手上，不会消失。”
　　“无声处听惊雷。”《只此青绿》的片段

《入画》在《国家宝藏·展演季》中成为开场之
作。一袭白衣的“王希孟”凝立舞台中央，画
完最后一笔，四周身着青绿衣裙的舞者渐次
向他围拢，如画轴缓缓铺开，千里江山起伏
绵延。
　　“头饰、服装、造型、造景等，我们会事无
巨细地求助各领域专家。大家都怀着对传统
文化的敬畏和探知，用一种严谨和敬畏的创
作态度，把我们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核表达出
来。”顾志刚说。
　　主创团队介绍，《国家宝藏》三季正片节
目 81 件国宝，将由创演者“揭榜”，选取其中
27 件国宝在节目中亮相。“网红”铜奔马、南
京博物院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河南博物
院的贾湖骨笛、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
帖》、殷墟的 YH127 甲骨窖穴，会在节目中
逐一返场。“后续我们还有体育主题、童话角
度的设计，邀请体育等领域的创作者创演作
品，请大家拭目以待。”

国宝“等待”有心人，艺术家也来“揭榜挂帅”


